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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歷代留下經典著
述的文豪名士，大多經歷
坎坷，仕途受挫，官場失
意，最後生活窘困，貧病
交加，只能用文字直抒心
中塊壘，發泄胸中憤懣。

吳承恩也不例外，寫出經典名作《西遊記》與他
的坎坷經歷絕對有關。雖滿腹經綸，才華過人，
卻飽受挫折與埋沒，終其一生，報國無門。妻兒
早逝，晚景淒涼，對現實世界心灰意冷，但是吳
承恩的稟性素質，喚起他對世態炎涼、封建腐敗
的憤懣揭露，到老猶壯心不已。他在《送我入門
來》中寫道： 「吟嘯臨風，未許壯心灰」， 「狗
有三升糠分，馬有三分龍性，況丈夫哉。富貴無
心，只恐轉相催。雖貧杜甫還詩伯，縱老廉頗是
將才。」他開始創作《西遊記》，毫鋒所向，徑
指專制王朝摧折民意的苛政。

《西遊記》雖然是吳承恩晚年寫成，但是以
其畢生作準備。小時候，吳承恩經常跟從父親遍
遊淮安近郊的古寺叢林，從小就有好聽神話故事
的習性，在讀私塾時，經常瞞着父親和老師，偷
偷地閱讀 「野言稗史」。隨着年齡的增長，這種
愛好有增無減。三十歲後，他搜求的奇聞已 「貯
滿胸中」。五十歲左右，他寫了《西遊記》的前
十幾回，以唐代和尚玄奘赴西天取經的經歷為藍
本，將唐代以來廣為流傳的唐僧西遊故事，結合
唐人傳奇、佛道經典、民間傳說及淮安地方掌故
，以神魔志怪小說的框架大膽想像，構思整理。
在人物塑造上採用人、神、獸三位一體，儘管光
怪陸離，基本都是以社會生活為依據，借助唐僧
師徒在取經路上經歷的八十一難折射人間現實社
會的種種情狀，沖淡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呈
現出不同於以往取經故事的獨特風格。創造出孫

悟空、豬八戒等藝術形象。借助神話人物抒發對現實的不滿和改
變現實的願望。折射出期冀施王道，行德政，振儒風的政治理想
，渴望建立 「君賢神明」的王道之國。後來因故中斷了多年，直
到晚年辭官離任回到故里，才最後完成百回本小說《西遊記》的
創作。

吳承恩曾自言： 「雖然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實記人
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表明寫的雖是神仙鬼怪，其實着意
的還是 「人間」，並非搜奇獵異以資談笑的無為而作，而是鞭笞
邪惡勢力，使讀者 「悚然易慮」。在《西遊記》的神話世界裏，
處處有人間的影子：神聖的天宮表面氣派不凡，至高無上的玉帝
卻賢愚莫辨，十分昏庸，天庭和人間的王朝相彷彿；地府森嚴，
官官相護，貪贓枉法，無辜的人有冤難伸，和地上的衙門並無兩
樣；妖魔鬼怪殺人吃人，無惡不作，簡直是人間惡霸、官僚的化
身。吳承恩塑造的孫悟空，嫉惡如仇，神通廣大，一切稱兇逞狂
的妖魔鬼怪在他的金箍棒下都失去了往日的威風，或一命嗚呼，
或束手就擒，這都反映了吳承恩掃蕩社會醜惡現象和邪惡勢力的
強烈願望。這正是《西遊記》民主性精華之所在。

淮安吳承恩紀念館展廳櫥窗裏陳列着各種版本的《西遊記》
。迄今為止，《西遊記》已被譯成二十多個國家的文字，外國翻
譯家把《西遊記》的書名譯得五花八門，有的譯為《猴與豬》、
有的譯為《神魔歷險記》、有的譯為《中國的仙境》，有的就直
接譯為《猴子》。《西遊記》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被譽為 「四大
奇書」之一，也已成為世界文壇的瑰寶。

館內的亭台軒閣，均以眾所熟知的《西遊記》故事中人、景
、物為主體進行設計構建。忽然，我意外發現與紀念館同在一處
的吳承恩故居還留存一處真跡──半截吳承恩的棺材板，上面刻
着 「荊府紀善」四字。友人說，原本板上有十個字， 「荊府紀善
射陽吳公靈柩」。 「文革」時，幾個農民挖掘無主墳塋取棺材板
賣錢，無意中挖到。幾經周折，經學者考證，唯 「射陽山人」吳
承恩於長興解任後有 「荊府紀善」之補。這塊棺木板的發現，才
得以知曉吳承恩墓地，發現吳承恩的遺骨和遺物，從而確定許多
結論。

我們都尊崇吳承恩，友人要我題幾句話。我默然，想起了紀
念館牌坊門柱上那副對聯： 「東土西天，降妖伏魔，萬方傳頌孫
大聖；楚風淮水，述異志怪，千載推崇吳承恩。」

（下）

假若一個人背負太多太
重，大抵是行不得多遠的。
所以，古人征戰，倘要奔赴
遠程，必精減行裝，方可取
勝。我們的人生也彷彿是一
場旅程，不可背負太多。閱

讀也是這樣。很多家長關於孩子們的早期閱讀這
件事有很多困惑，也是因沒有理解 「輕裝上路」
四個字的意思造成的。為什麼這樣說呢？你看很
多家長都會抱怨： 「我的孩子為什麼只看漫畫書
？」 「不是學校規定閱讀的書他都不看！」 「幼
稚園時非常愛看書的孩子，怎麼上了小學就不愛
看書了呢？」 「有時間就開電腦，或者看電視，
即使他喜歡的書也只是翻翻就放下了，沒有什麼
太大熱情，怎麼辦？」

早期閱讀對於一個人的成長來說有多重要，
恐怕許多家長早已經了然於胸。可是為什麼有了
崇尚閱讀的家庭和重視閱讀的環境，很多孩子們
對於閱讀這件事卻不像成人們期望的那樣熱情高
漲呢？還有些孩子早期閱讀興趣一直培養得很好
，上了小學之後為什麼興趣銳減了呢？孩子的閱
讀興趣要怎樣才能一直持續下去？之所以有這麼
多困惑是因為我們忽略了閱讀的本質。我們總是
為閱讀附加了許多的功能—可以增強學習能力
、提升學業成績、增長見識、拓闊人生經驗等等
。但是人為什麼要閱讀，首先是一種需要，是一
種情感和審美需要，越是幼齡兒童越是這樣。

想想最開始我們是怎樣引誘孩子們讀書的，
一定是讓孩子們感到有趣味，閱讀給他們帶來了
愉悅的體驗，同時也滿足了他們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那麼要把這興趣維持下去，也一樣，閱讀要

能滿足情感和審美需要，也能滿足求知渴望。這
其中，情感和審美又堪稱重中之重。為什麼這樣
說呢？你看傳世的文學作品，有哪樣不是引起了
人們強烈的情感上的反應呢？比如李白的《靜夜
思》，就是 「床前明月光」那首詩，多簡單，也
沒什麼內容，怎麼那麼受歡迎？古詩裏寫游子思
鄉之情寫得深刻的有很多，就是李白自己的不少
作品刻畫游子思鄉之情也比這首更加細膩豐富，
但怎麼沒有這首有名？就是因為寥寥數語也能激
起人們巨大的情感共鳴。小孩子看書也一樣，能
夠激起情感共鳴的書就自然愛看。所以當孩子按
照自己的興趣選書的時候，大人不要加以限制。

當一個人書看得漸漸多起來的時候，他的情
感和審美的需求就自然會更上一層樓。有的家長
總是為孩子愛看漫畫書而憂慮，然而你試試，越
是限制他越想看。也有的家長覺得孩子上小學了
，不應該再讀繪本了，希望孩子能進階閱讀。可
是孩子們的情感需要家長看到了嗎？他可能上了
一天的課，做了一晚上的功課，已經不再想接觸
任何有文字的東西了呢！這就像大人勞累一天只
想放鬆一下一樣。況且現代社會還有電視、電腦
、手機的誘惑，如果成人所鼓勵的那種閱讀不能
為孩子們帶來愉悅的情感體驗，孩子們為什麼要
選擇閱讀？只有閱讀能夠帶來極大的內心的愉悅
才可以抗衡電腦電視帶來的誘惑。

回憶我們內地這一代人小時候的閱讀體驗，
和現在的孩子們的最大不同在於我們有更多的自
由。我們也有更多的自由時間。我們完全自由地
閱讀，在已經能夠讀懂小說的年紀，讀那些嚴肅
的小說和紀實文學，讀家人訂閱的報紙雜誌，也
讀世界各地的童話；讀但丁的《神曲》，也讀通

俗讀物《故事會》；讀拜倫、雪萊，也讀小人書
、連環畫；讀日本漫畫，也讀雨果《悲慘世界》
；甚至讀不堪入目的低俗讀物，但也讀古書上的
聖人之言。我們的限制在於總是無法讀到更多想
讀的書，無法得到什麼醍醐灌頂的指導，我們在
閱讀之路上彷彿無頭蒼蠅般跌跌撞撞，很明顯，
我們的資源不足。但是感恩的是，我們還是有閱
讀的自由，在廣泛的閱讀中慢慢淬鍊出自己的審
美標準和閱讀品位。我們也不用今日的成熟去否
定幼年的不成熟。

那麼現在時代不同了，在資源上的限制少得
多了，圖書館、書店近在咫尺，想讀的書基本上
都是唾手可得，老師和各路專家學者不斷給我們
閱讀上的建議和指導，按理說這閱讀上的自由應
該是擴張了。然而現實卻是，成人們用種種理由
去限制孩子們閱讀，而這些限制卻又是以指導閱
讀的名義出現的並且高舉推廣閱讀之旗。所以假
若真的有心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並且希望孩子
的閱讀熱情能維持下去，就放手吧，不限制種類
、不指定種類；不談閱讀效果，不談閱讀目的；
對孩子的閱讀品位不評論、不否定。幫助孩子盡
快完成功課，給孩子更多的自由時間，提供足夠
多樣的書籍選擇，讓孩子自由地閱讀。因為唯有
自由的心靈才能真正感受到書籍帶來的愉悅和
滋養。

Jonathan Kozol是美國著名的作家、教育學
家和社會工作者。他曾經呼籲，希望教師們都能
夠堅持這樣的立場，就是使每一個孩子都有機會
僅僅因為書籍為生活帶來快樂而讀書，而不是因
為其他原因而讀書。他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希望
孩子們讀書僅僅是出於書籍能帶來強烈的快感。
這是有道理的。書籍無法滋養靈魂的話，我們為
什麼還要堅持閱讀呢？

成人們，無論老師還是家長，不如卸下附加
在閱讀上的所有期望、所有目標，先從單純的情
感和審美入手，才能讓孩子們真心愛上和享受閱
讀。

唯有喜歡，才能堅持下去，也只有輕裝上路
，才能不負遠程。

用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
泣」來比喻近百年猶太人和阿拉
伯人，以及猶太教、基督教、伊
斯蘭教糾纏不清的歷史，再恰當
不過。放眼猶太民族近百年充滿
着悲情與榮耀的歷史，我們置身

其外，無法單獨從道德的角度去審視一個民族的作為
，他們今天的每一個決定，採取的一切行動，其根系
都深藏在歷史的血泊中，並且遙遙指向未來。

在《我的應許之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情》中，
以色列作家、《國土報》首席記者阿里．沙維特用記
者冷峻客觀的眼睛，以自己家族的故事為基礎，通過
深度訪談，查閱歷史文獻、私人日誌、信件等方式，
審視猶太人的建國和復興史，其中的悲憫、憂慮，對
民族歷史的深刻反思和洞見，遠遠超越了他的民族性
和宗教意識。該書中悲哀的成分大於榮耀，作者在以
色列發展的榮光之下看到了數不盡的危機。

猶太人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從西元一世紀被羅馬
統治者驅趕出巴勒斯坦，他們就一直在各地飄泊流浪
，血與淚的歷史鑄就了這個充滿悲劇性民族的堅韌與
智慧。他們有着頑強的生存能力，不論走到哪裏都可
以創造財富。近百年來，在動盪中，世界飛速發展，
然而猶太人並沒有分享到世界經濟技術進步的紅利，
他們依然在基什尼奧夫大屠殺、第一次世界大戰、第
一次民族解放運動，以及數不清的與其他民族的矛盾
衝突中，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十九世紀末期，在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帶領下，一
批猶太人在和平復興夢想的驅使下，奔向祖先的應許

之地，他們要結束飄泊流浪、被驅趕、被奴役，甚至
是被屠殺的命運。在猶太復國主義的第一個世紀裏，
猶太人展現出了強大的復興能力，戰勝了一個又一個
挑戰，並不斷接納了越來越多投奔者。然而，這種復
興並不像當初復國主義者想像的那麼美好，其中的苦
難與波折，曾險些令這個懸崖邊的民族從高空墜落。

書中的很多片段令人記憶猶新，九歲的沙維特跑
到父親跟前，詢問阿拉伯人會不會佔領以色列，把他
們一個個扔進海裏？一九七三年的天空，F-4戰鬥機轟
鳴着，撕裂天空，一九九一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隨
身攜帶着防毒面具包，二○○二年，恐怖襲擊震撼着
以色列……這些片段比那些世人皆知的戰爭更令人記
憶猶新。

苦難構成了猶太人的記憶底色，但與此同時在民
族復興、國家復興的過程中，猶太人選擇性忽視了一
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那便是他們的應許之地，在千年
的演變過程中，早已成了另一個民族的家園。他們的
遷入、移民、佔領，逐漸侵吞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
間，並且危及鄰邦。猶太人和周邊國家的衝突、戰爭
不斷。曾經的受害者表現出了鐵血無情的一面，他們
將別人加諸在自己身上的命運，轉身送給了另外的民
族。

一九九一年，時光早已邁進文明時代，人們都希
望自己像紳士一樣地生活。然而在加沙的海灘，這裏
卻有着巨大的人間煉獄。這次的施害者，正是猶太人
。此時，作者也被派遣至加沙海灘拘留營，參與巡守
工作。他親耳聽到那些被俘的巴勒斯坦的年輕男孩在
夜半被毒打尖叫，只要他在營地，隨處都可聽到那些

此起彼伏的尖叫聲，本該治病救人的以色列大夫對着
這些可憐的男孩大喊： 「我真希望你們馬上死去。」
這些無辜的巴勒斯坦男孩被冠以各種罪名，失去了人
的尊嚴，士兵們只是將之當成完成任務的工具，而不
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這些被捕的、以及那些被驅
逐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他們的遭遇，正如同猶太人在
其他國度被驅逐、抓捕時一般。

在經濟上、科技上、軍事上迅速崛起的以色列正
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這樣的富裕和強盛是以色列
人民想要的嗎？它能維持以色列的長治久安嗎？歷史
證明，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永久贏得軍事和霸權上的勝
利。在無止境的矛盾與衝突中，只會帶來對立雙方軍
事能力的同步增長。軍備競賽帶給這個世界的就是我
們將自己暴露在越來越恐怖的軍事能力之下，人類正
在創造性地將自己置身於重重危機之下。

在周邊國家敵視的目光中，在阿拉伯人的苦難中
，作者如芒在背，不知以色列的國民是否有同樣的感
覺？在外部問題不斷的同時，以色列的內部逐步積累
了越來越多的發展病、政治病，在第二次黎巴嫩戰爭
之前的二十年時間裏，以色列已然迷失了自己的發展
方向。作者在書中指出 「二○○六年的創傷為以色列
提供了一幅其政治實體總體狀況的精確圖景：一個虛
弱無力的國家領導集團，一個幾乎不起作用的政府，
一個腐敗的公共部門，一支腐化的軍隊，以及大都市
與周邊的驚人脫節」。在內憂外患中，以色列如何在
發展、復興的迷途中為自己找回方向？他們如何與自
己、與世界達成和解？

猶太人的復國運動，從不同角度去看，會呈現出
完全不同的樣貌，一方面這是英雄的壯舉可歌可泣，
復國運動的領袖就如同猶太民族的神祇，他們渴望在
反覆被屠殺的民族命運面前突圍，建立屬於自己的榮
耀與尊嚴之地；一方面卻又是鐵血野蠻的征服，他們
無視那片祖先生活過的神聖土地上，已經有了新的主

人，他們的擴張、佔領、驅逐，讓另一個民族的命運
也同他們一樣染上了血色。如果從創新發展或者政治
、宗教的棱鏡上去透視以色列，它又會散發出不同的
色彩。以色列是複雜的，我們難以對其下定語，但可
以斷定的是，以色列若處理不好內部政治、外部紛爭
的關係，此時的榮耀，就如同流沙之上的海市蜃樓。

圍繞中東的戰爭，其中的過程太過複雜，孰是孰
非不能一概而論，站在道德的高點，指摘一個站在懸
崖邊民族的選擇，本身也是冷血的。但對以色列未來
的思考，卻不僅僅事關一個民族、一個地區，這也是
全世界的共性問題，當今世界的和平與文明，仍存有
諸多灰暗地帶，我們的和平與富裕也仍然是不穩固的
。現代文明社會，若不能告別以武力征服，以炮彈定
邊界，以核能力定話語權的野蠻慣性，科技發展、經
濟進步的意義何在？

甜蜜的夢 徐貽聰

吳
承
恩
與
花
果
山

黃
東
成

讓孩子自由地閱讀
徐海娜

猶太人之悲情與榮耀 胡艷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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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
孔
子
之
道
與

現
代
生
活
》
，
說
的

是
孔
教
與
現
代
生
活

之
格
格
不
入
。
此
文

植
入
﹁出
世
法
﹂
與

﹁世
法
﹂
之
概
念
，

指
出
此
二
者
的
區
別

：
﹁宗
教
屬
出
世
法

，
其
根
本
教
義
，
不
易
隨
世
間
差
別
相
而

變
遷
，
故
其
支
配
人
心
也
較
久
。
其
他
世

法
諸
宗
，
則
不
得
不
以
社
會
組
織
、
生
活

狀
態
之
變
遷
為
興
廢
，
一
種
學
說
，
可
產

生
一
種
社
會
；
一
種
社
會
，
亦
產
生
一
種

學
說
。
影
響
複
雜
，
隨
時
變
遷
。
﹂
以
此

指
出
康
有
為
的
尊
孔
言
論
之
不
能
自
圓
其

說
：
康
氏
先
前
致
總
統
總
理
書
，
以
孔
教

與
婆
、
佛
、
耶
、
回
並
論
，
且
主
張
以
﹁

孔
子
為
大
教
，
編
入
憲
法
﹂
，
是
明
明
以

孔
教
為
宗
教
之
教
，
而
欲
尊
其
為
國
教
的

，
後
在
﹁與
教
育
范
總
長
書
﹂
中
，
又
說

﹁孔
子
之
經
，
與
佛
、
耶
之
經
有
異
﹂
，

又
不
以
孔
教
為
﹁出
世
養
魂
之
宗
教
﹂
，

而
謂
為
﹁人
倫
日
用
之
世
法
﹂
。
那
麼
，

既
為
﹁人
倫
日
用
之
世
法
﹂
，
就
當
﹁道

與
世
更
﹂
，
與
時
俱
進
。
於
是
，
陳
獨
秀

此
文
，
﹁更
以
演
繹
之
法
，
推
論
孔
子
之

道
，
實
證
其
是
否
適
用
於
現
代
生
活
﹂
。

從
財
產
與
人
格
，
黨
派
與
信
仰
看
，
婦
女

的
地
位
，
喪
葬
之
習
俗
等
方
面
，
列
舉
孔

子
之
道
不
合
於
現
代
生
活
的
各
種
弊
端
，

責
問
：
﹁吾
願
尊
孔
諸
公
叩
之
良
心
：
自

身
能
否
遵
行
，
徵
之
事
實
能
否
行
之
社
會

，
即
能
行
之
，
是
否
增
進
社
會
福
利
國
家

實
力
，
而
免
於
野
蠻
黑
暗
之
譏
評
耶
？
﹂

陳
獨
秀
這
些
反
孔
非
儒
的
文
章
，
均

發
表
於
新
文
化
運
動
之
初
。
一
九
一
七
年

一
月
，
他
在
給
吳
虞
的
回
信
中
說
：
﹁竊

以
無
論
何
種
學
派
，
均
不
能
定
為
一
尊
，

以
阻
礙
思
想
文
化
之
自
由
發
展
。
況
儒
術

孔
道
，
非
無
優
點
，
而
缺
點
則
正
多
。
尤

與
近
世
文
明
社
會
絕
不
相
容
者
，
其
一
貫

倫
理
政
治
之
綱
常
階
級
說
也
。
此
不
攻
破

，
吾
國
之
政
治
，
法
律
，
社
會
道
德
，
俱

無
由
出
黑
暗
而
入
光
明
。
﹂
這
一
段
話
，

表
明
了
他
反
孔
非
儒
的
初
衷
。
其
一
，
他

反
對
任
何
學
派
﹁定
為
一
尊
﹂
，
當
然
包

括
儒
學
。
尤
其
在
袁
世
凱
稱
帝
之
前
後
，

尊
孔
思
潮
甚
囂
塵
上
，
既
要
寫
入
憲
法
，

又
要
定
為
國
教
，
所
以
，
他
的
反
孔
，
有

一
個
明
確
的
主
旨
，
就
是
反
對
將
孔
教
﹁

定
為
一
尊
﹂
；
其
二
，
他
認
為
儒
術
孔
道

本
身
之
﹁缺
點
則
正
多
﹂
，
而
其
與
現
代

社
會
民
主
共
和
最
不
相
協
調
的
，
就
是
﹁

三
綱
主
義
﹂
，
這
是
孔
教
之
核
心
。
他
之

反
孔
非
儒
的
文
章
，
儘
管
角
度
不
同
，
卻

都
緊
緊
抓
住
禮
教
即
﹁三
綱
主
義
﹂
這
個

孔
教
的
核
心
。

陳
獨
秀
在
新
文
化
運
動
中
的
﹁反
孔

﹂
，
是
與
現
實
鬥
爭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
但
他
的
那
些
反
孔
文
章
，
也
都
有
相
當

的
學
術
性
。
在
此
二
十
年
後
，
即
一
九
三

七
年
十
月
由
《
東
方
雜
誌
》
發
表
的
《
孔

子
與
中
國
》
，
依
然
保
留
了
這
個
特
點
。

此
文
之
要
，
在
重
新
評
定
孔
子
的
價
值
。

他
提
出
孔
子
的
兩
大
價
值
：
一
是
﹁非
宗

教
迷
信
的
態
度
﹂
。
陳
獨
秀
說
：
﹁自
上

古
以
至
東
周
，
先
民
宗
教
神
話
之
傳
說
，

見
之
戰
國
諸
子
及
緯
書
者
，
多
至
不
可
殫

述
，
孔
子
一
概
擯
棄
之
﹂
，
不
僅
是
孔
子

本
人
，
就
是
孔
子
的
及
門
弟
子
，
以
及
孔

子
的
傳
人
例
如
孟
子
、
荀
子
也
都
繼
承
了

這
一
點
。
二
是
﹁建
立
君
、
父
、
夫
三
權

一
體
的
禮
教
﹂
，
也
就
是
陳
獨
秀
所
謂
的

﹁三
綱
主
義
﹂
。
他
只
說
﹁三
綱
﹂
而
不

提
﹁五
常
﹂
，
因
為
在
他
看
來
，
﹁在
孔

子
積
極
的
教
義
中
，
若
除
去
﹃三
綱
﹄
的

禮
教
，
剩
下
來
的
只
是
些
仁
、
恕
、
忠
、

信
等
美
德
﹂
，
大
概
也
屬
人
類
共
同
的
美

德
，
與
﹁歷
代
一
班
篤
行
好
學
的
君
子
﹂

沒
有
什
麼
不
同
。
陳
獨
秀
說
，
﹁這
一
價

值
，
在
二
千
年
後
的
今
天
固
然
一
文
不
值

，
並
且
在
歷
史
上
造
過
無
窮
的
罪
惡
，
然

而
在
孔
子
立
教
的
當
時
，
也
有
它
相
當
的

價
值
﹂
。
他
之
竭
力
反
對
﹁三
綱
主
義
﹂

，
乃
是
﹁反
對
拿
二
千
年
前
孔
子
的
禮
教

，
來
支
配
現
代
人
的
思
想
行
為
﹂
。

在
分
別
敘
說
孔
子
的
這
兩
大
價
值
之

後
，
陳
獨
秀
對
當
時
人
之
尊
孔
大
發
感
慨

：
﹁科
學
與
民
主
，
是
人
類
社
會
進
步
之

兩
大
主
要
動
力
。
孔
子
不
言
神
怪
，
是
近

於
科
學
的
；
孔
子
的
禮
教
，
是
反
民
主
的

。
人
們
把
不
言
神
怪
的
孔
子
打
入
了
冷
宮

，
把
建
立
禮
教
的
孔
子
尊
為
萬
世
師
表
，

中
國
人
活
該
倒
楣
！
﹂

（
下
）

陳
獨
秀

﹁
反
孔
﹂

宋
志
堅

▼

《
我
的
應
許
之
地
：
以
色
列
的
榮
耀
與
悲
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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